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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本次《金铲铲之战》春

季赛决赛落地广州，并同步推出系列

嘉年华活动。相比以往，本届赛事有

哪些核心亮点与创新？

甘霖：本次赛事最核心的创新，是
深度绑定广州本土文化，这也是我们
今年“电竞+文旅”核心战略的首次落
地。今年赛事将在全国七座城市举
办，广州是首站。我们在赛事全流程
中融入了大量本地元素：首次将专业
电竞赛事搬进广州塔；赛事期间策划
了无人机与广州塔联动的灯光表演，
打造出史上最大规模的“金铲铲”视觉
场景，成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广泛关
注。同时，我们在广州塔广场落地了
“胖胖龙好运乐园”，在互动场景中融
入广府特色，还与广州酒家联名推出
“胖胖龙好运套餐”，让玩家在观赛之
余沉浸式体验广州的美食文化与城市
魅力。

羊城晚报：本次赛事将广州设为

全国七城之旅的首站。在您看来，广

州具备哪些核心优势？

甘霖：广州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
市，既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商都，又充满
年轻活力，拥有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
也是我们核心玩家聚集地之一。广
州的粤语文化、美食文化、潮流文化
都与电竞的年轻属性高度契合，能与
赛事IP产生良好化学反应，实现内容
与城市的双向延展。同时，广州对电
竞产业持开放支持态度，出台了多项
电竞相关扶持政策。本次赛事落地
也得到了海珠区政府、海珠区人工智
能发展局、琶洲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与
指导。加之丰富的场馆资源与庞大
的大学生群体，都为赛事落地提供了
坚实基础。

羊城晚报：此前有玩家调侃广州

是电竞“广寒宫”，但近一年来越来越

多头部赛事落地广州。您如何看待广

州的电竞氛围与产业基础？

甘霖：广州的电竞用户基础其实
一直很扎实，玩家热情与活跃度都很

高。之所以有“广寒宫”的说法，更多
是因为此前头部赛事落地较少，用户
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但从去年开始
变化明显，包括腾讯在内的多家企业
都将旗下头部赛事引入广州，每次落
地都收获玩家热烈反响，不少玩家感
叹“广州不再是电竞广寒宫了”。这背
后，一方面是广州对电竞产业的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行
业看到广州庞大的用户需求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愿意将更多优质赛事内容
带到这里。

羊城晚报：本次赛事采用七城办

赛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考量是什么？

甘霖：选择多城办赛，最核心的是
响应用户需求。过去《金铲铲之战》
赛事落地城市相对集中，许多玩家在
社交媒体上呼吁，希望在家门口就能
看到比赛、参与嘉年华活动，与选手
和同好面对面互动。因此我们希望
通过多城办赛，让赛事走进更多城
市，让各地玩家都能近距离感受电竞

魅力，也能跟随赛事脚步体验不同城
市特色。

羊城晚报：您多次提到“电竞+文

旅”的思路。本次赛事如何将赛事流

量转化为城市文旅增量，实现双向赋

能？

甘霖：“电竞+文旅”的核心，是让
赛事成为用户了解一座城市的窗口。
电竞拥有极高的用户关注度和年轻流
量，能通过赛事内容将目光聚焦到落
地城市，甚至吸引用户为一场赛事
奔赴一座城市。本次赛事没有将赛
事局限在场馆内部，而是深度提炼
广州的城市文旅标签，与赛事 IP、线
下活动有机融合。我们希望用户在
关注赛事、为赛事来到广州而欢欣
的同时，不仅能欣赏精彩对决，还能
走进广州塔、品尝本地美食、感受广
州的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当赛事
内容与城市魅力深度绑定，自然能
实现电竞流量向文旅增量的转化，
为双方激发更大价值。

3 月的广州，木棉花开。3 月 21
日，《金铲铲之战》公开赛春季赛全
国总决赛在广州塔落下帷幕，这是
广州塔首次承办电竞赛事，也是《金
铲铲之战》2026 年七城之旅的始发
站。今年以来，多项电竞赛事不约
而同将首站设在了广州。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在与腾讯
互动娱乐《金铲铲之战》电竞业务负
责人甘霖的对话中，一个清晰的信
号浮现：广州正在从曾被观众戏称
为“广寒宫”的城市，转变为各大电
竞赛事的“开门红”首选地。

“广州一直是我们的用户大本
营。”甘霖直言。他提到，《金铲铲之
战》在广州的用户基础和活跃度均
位居全国前列。正是这些玩家的热
情，让赛事运营方重新审视这座城
市的潜力。过去几年，广州的电竞
赛事相对稀少，玩家们自嘲生活在

“广寒宫”。但从去年开始，情况发
生明显变化。腾讯旗下多款产品相
继在广州落地赛事，网易也将电竞
比赛安排于此。“每次赛事在广州落
地，用户都会反馈‘这里不再是广寒
宫了’。”甘霖说，这种正向反馈形成
了良性循环。

玩家的热情只是起点，广州独
特的“兼容”气质，为赛事落地提供
了更丰富的可能性。采访中，甘霖
多次提到一个词——“结合”。今
年，《金铲铲之战》确立了“电竞+文
旅”的整体思路，广州成为这一模式
的最佳试验场。赛事方将比赛场馆
搬进广州塔，在珠江上空打造史上
最大的“金铲铲”无人机造型，与广
州酒家联名推出限定套餐，将互动
打卡区融入本地元素，以集章打卡
串联互动，借水牌、顶点、特点、中点
等地道元素，让广府饮茶文化“活”
起来。这些尝试的背后，是广州深
厚的文化底蕴给了赛事方足够的创

作空间。
“广州既是千年商都，又充满年

轻活力。”甘霖说。这种“老”与“新”
的碰撞，让电竞找到了与城市对话
的接口。粤语文化、美食文化、潮流
文化——这些广州特有的标签，正
被巧妙融入赛事各个环节。

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州的政策
环境为电竞赛事提供了稳定的预
期。甘霖透露，本地出台的多项电
竞相关政策，为赛事落地提供了指
导和帮助。以本次比赛为例，海珠区
政府、海珠区人工智能发展局、琶洲
管委会在多个环节给予了支持。“广
州的场馆资源丰富，从传统体育场馆
到广州塔这样的城市地标，我们有了
更多选择空间。”他说。气候因素也
在决策中占据一席之地。3月的广州
气候宜人，尤其适合需要大量户外活
动的线下赛事，有利于选手发挥和观
众出行。甘霖笑言：“春季赛放在这
里，开年活动落地这里，非常好。”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金铲铲之
战》七城之旅办赛模式的兴起，正在
重塑赛事与城市的关系。玩家的呼
声越来越高，他们希望在家门口感
受赛事氛围，与选手互动，参与嘉年
华活动。赛事方响应这种期待，选
择让赛事走进更多城市。而广州之
所以成为首站，“是因为这里的用户
期待值得我们优先响应”。

这场变化的背后，是城市与赛
事的双向选择。广州拿出了自己的
文化底蕴和政策诚意，赛事方则用
流量和热情回馈这座城市。当电竞
与文旅真正融合，赛事不再是孤立
的竞技场，而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正如甘霖所说，我们希望用户
“ 为 赛 事 奔 赴 一 座 城 市 ”的 过 程
中 ，能真正感受这里的魅力。广
州，正成为这样一个让人愿意奔赴
的目的地。

对话腾讯互娱甘霖：

让赛事成为城市的“窗口”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旭泽
图/赛事方提供

电竞赛事首站
为何偏爱广州？

3月，2026《金铲铲之战》公开赛春季
赛全国总决赛在广州塔正式打响，这是广
州塔首次承办电竞赛事。作为今年全国七
城之旅赛事的首站，本次赛事深度融合广
州本土文化，打造了集专业赛事、IP嘉年
华、城市文旅联动于一体的电竞盛宴。赛
事期间，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腾讯互动
娱乐《金铲铲之战》电竞业务负责人甘霖，
围绕赛事亮点、城市选择逻辑、“电竞+文
旅”融合路径等话题展开对话。

羊城晚报记者 陈旭泽

腾讯互动娱乐《金铲铲之战》电竞业务负责人甘霖

因为喜欢摄影，就会生出许多的爱
好，比如赏花。

每逢花开时节，喜欢追随着花开的
脚步，去看花、拍花。腊月的梅花，早春
的黄花风铃木、木棉、宫粉羊蹄甲、三角
梅……也不知道为了拍摄，还是为了赏
花，总之每一种花开，我都不想错过绽
放的胜景，年复一年地执着。

广州的春，来得毫无征兆，你正裹
着薄呢风衣，在湿冷的冷风里缩着脖
子，心里盘算着这冷空气何时结束，但
还没体会几天的冷，广州北部山区的吕
田已经传来梅花的消息，这可能是广州
最早的春意。

要说大张旗鼓地宣示春天的到来，
还得等黄花风铃木。某一个清早，上班
的路上，路边由远及近一团一团的明黄
色，爆竹似的，噼里啪啦在眼前炸开。
那是近年种植的黄花风铃木，黄花开得
一点过渡也没有，光秃秃的枝干涌出纯
粹而饱满的亮黄色，直愣愣地对着你，
让你觉得这一整个冬天的阴霾，都被它
瞬间驱散了。

我便是在那时开始“忙”起来的。
比我更有闲心的朋友，早迫不及待地在
朋友圈里晒出“毒片”，然后有影友奔走

相告，哪里的花已盛开，约着去看花。
黄花风铃木树小，常作为马路边的

景观树。然而，在番禺余荫山房，却有
一棵白色的风铃木，据说是全城唯一一
棵白色的风铃木，花盛开时满树一团一
团的白，站在树下抬头看，如满天飘雪，
相当震撼。

我总感觉广州是没有冬天的，偶尔
的冷空气一过，气温马上回到了20多摄
氏度。于是，木棉花在某个回暖的晴
天，突然占领了这个城市的天际，霸气
地把大街小巷染成了一簇一簇的大红
色。此后，黄花风铃木浓重的黄色让位
于木棉花的大红，火红的木棉花当仁不
让担当起朋友圈的主角。木棉花身为
广州市花，在整个春天里，扛起了南国
春和景明的大旗。

我认为中山纪念堂那棵老木棉可
谓“木棉之王”，三百多岁了，每年春天
一身正气地盛放，木棉花瓣有巴掌大，
肥厚敦实，衬着中山纪念堂的蓝色琉璃
瓦飞檐，最能代表木棉花的正大气象。
它高及纪念堂的屋顶，树干遒劲宽阔，
老枝垂落，像一把巨伞衬着雄伟的中山
纪念堂，木棉花开之际，火树红花与纪
念堂的庄严相得益彰。

与纪念堂木棉雄伟壮阔不同的，是
陵园西路的木棉花。在整条马路中间
隔离带与路两旁，一排排木棉树，花盛
开的时节，整体道路被红红的木棉花覆
盖着，徜徉其间，任谁都会忍不住抬头
仰望。那漫天的红花，点缀在层层叠叠
交错的树枝上，一直延伸至天际。

三月广州，我更钟爱宫粉羊蹄甲，俗
称紫荆花。相比健硕的木棉，紫荆花树
如披着粉黛色轻纱的江南女子，娇俏含
羞，凌波微步。紫荆花最懂美学要领，攫
取色谱中最浪漫的紫色、粉色、白色，各
色相间杂糅。特别是那粉色真是难以形
容，不是艳粉，也不是淡粉，是一种带着
些微灰度的、旧绸缎一样的粉，温柔地开
了一树。从树下走过，抬头看，那粉色的
云朵衬着广州蓝得透明的天，心里便只
剩下一片空濛濛的喜悦。而紫荆花的
美，不只盛放在树上，一场春雨过后，落
英缤纷，把整条路都铺成粉白色的地毯，
踩上去，软软的，心也跟着软了。

最长情的花非三角梅莫属。一年里，
三角梅不知何时就悄悄地探出头来，从人
家的阳台上，从立交桥的栏杆边，哗啦啦
地倾泻下来，像紫色的瀑布，无声地宣告
着一种霸道的存在。不知道是谁想出的

主意，把高架桥的路基做成了三角梅的花
带，花开时候让开车的我恍惚置身于花
海，偶尔被花弄得神不守舍。

清人李慈铭说：“一年无事为花忙，
赢得几春光。”这“赢得”二字，用得实在
好。仿佛这大好的春光，原本不是你
的，只因你为它忙了一场，它便慷慨地，
奖赏了你几分。至于“无事”，也并非真
的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刻意
的疏离，一种主动的选择。将自己从扰
攘里抽身出来，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看
似无用、却能滋养性灵的事物之上。寄
情花草，回归自然，也许是“名士”的生
活态度，我虽一介凡夫，却也心向往之，
且乐在其中矣。

（本文为“我眼中的粤港澳大湾区”
主题征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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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为花忙
□林辉

祁连秋翠图（纸本设色）

□曾道宗

我在广州美院附中读书时，教
我们书法课的是麦华三先生。

麦老师上课的情形,令我至今
记忆犹新。他进到课室往讲台一
站，就用白话自我介绍：“我係本地
老番，用白话同你啲讲课（意思为：

我是本地人，用白话给你们讲课）。”
外省的同学可能没听懂。讲了开场
白后，他让坐第一行第一个位置上
的陈衍宁站到课桌旁边，自己坐到
他的位置上，面向学生。因为上书
法课，每个同学都在课桌上放了纸、
笔、墨，老先生从讲义夹取出一叠事
先裁好的、比信封窄三分之一的宣
纸条，按点名册逐个写学生的名字，
叫到谁，谁就上前去看着他写，写完
就送给你。因为我是班长，第一个
给我写了“刘国玉”三个字，标准麦
体正楷。还教诲我：“你学书法首先
要写好自己的名字，如果自己的名
字都写不好，其他就唔使讲啰（意思

为：其他就不用讲了）。”全班四十位
同学，都得到麦老师亲笔书写的名
字。麦老师回到讲台，郑重地对我
们说：“想做画家，一定要学好书法，
首先写好自己的名字，就照这张字
条去练习。”麦老师这番话是对我莫
大的勉励。时隔六十多年，我至今
还珍藏着那张字条。

麦老师是很有名望的书法家，是
广州美院特聘书法教授，他授课很特
别，进课室跟学生打过招呼后，就在
讲台前摇头晃脑地来回踱步，作行吟
状，有腔有调地吟唱陶渊明的《归去
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
归……”。一曲终了，接下来又高声
吟诵他自己作的长诗《火凤凰向秀
丽》和《马口英雄赞》，激情洋溢。我
们从未听过诗词吟唱，没见过这场
面，觉得好奇，有趣，肃然恭听。因为
他是用广州话来吟诵，广东的同学听
得懂，外省的同学可能就半懂不懂
了，但觉得新奇、有趣、想笑。

从麦老师身上我受到启示：书
法家不仅有书法功夫，还有书法之

外的文化学养。麦老师吟诵之后还
为我们讲解诗意，之后才讲书法。

麦老师在1960年给我们上了
两学期书法课，由浅入深地教导我
们，他说写字要先学楷书，然后学行
书，最后才到草书，就像人学步一
样，先要立得稳，然后学行，之后才
学跑。教用笔首先教握笔方法，拇
指、无名指在内，食指、中指在外，笔
管要垂直，掌要外紧中空，才能运转
自如，叫做“龙睛凤眼”。麦老师这
句“龙睛凤眼”让我记得一辈子，用
了一辈子。

后面麦老师给我们讲王羲之
和《兰亭序》，并把他临写的《兰亭
序》在课堂上展示给我们看。这是
我首次听说《兰亭序》那些逸事并
见到名家临本。麦老师又当堂示
范起、行、顿、撇、捺的笔法。那时
我们这些学生还不明白书法的含
义，只知道书法就是“写字”。这回
得到麦老面授，才懂得写毛笔字的
正规方法。现在想来，那一课非常
重要。我还记得那会儿，下课的时
候，陈衍宁、易建章和黄堃源几位
年小又调皮的同学，出于好奇就摇
头晃脑地模仿麦老师吟唱时的模
样逗乐。

1960年国庆节，“广州美院师
生作品展”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麦
老师参展的作品是一件大幅书法
《书毛泽东〈沁园春·雪〉》。我们拥
簇到他的作品前，围着倾听他解说
这幅书法作品的章法和笔法。麦老
师不摆名人架子，非常谦和，很认真
细致地为我们讲解。

离开学校廿四年后的1986年
10月，我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首次
个展，胡一川老院长和郭绍纲院长
都来了，开幕的前一天，我向人询问
麦老师的住处，要去请他出席开幕
式，却被告知，麦老师前一天去世
了，我顿时为之一震，悔恨神伤……
未能请到麦老师出席我的个展，令
我遗憾终生。

想起麦华三老师
□刘国玉

3/50的徒步 □汪泉

小邻居林林上高二了，就读顺德一
中。以她母校冠名的50公里徒步在
即，我们两家相约一起参加。

周五晚，林林带回徒步服装，颜色如
初绽的黄花风铃木。次日清晨微雨，天气
温吞惬意。顺德华侨城站外人山人海，黄
背心如黄花风铃木涌动，氛围拉满。在这
涌动人潮中，我们彼此照看着，以免走散。

我原为林林助力的心态，被闲散的
人潮改变。众人为这并无宏大意义的徒

步所吸引，尤其是在岭南的春天，盛大的
花事正在启幕，谁都没有辜负这春光。

天色如水墨晕染，细雨半下半停，
可以在乎，也可以不在乎。现场人山人
海，各色旗帜飘飞。趁着微雨，掺杂在
陌生的人群中，我们出发了。

人群不慌不忙，天真无邪的孩子嬉嬉
闹闹，童声像嘁嘁喳喳的小鸟。林林已经
是十六岁的少女，在其中显得矜持。徒步
在顺德，正如逛大街，各家的店门口都摆

出了花卉和产品。古镇被唤醒了，此时是
爆满的烟火。我们登桥远眺，湖面烟雨蒙
蒙，顺峰山隐约可见。岭南的草木正在新
旧交替，绿色在雨中向上生长，黄色沉入
泥土，地面正是松软时节。

走了两小时，才三公里，仅是全程
的五十分之三。人一生路很长，选择最
喜欢的，足矣。

人流继续前行，我们止步。我问林林，
吃早茶去，好吗？林林答曰，完全同意。

大
广州
家写


